《殷墟花东H3卜辞主人“子”研究》内容提要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韩江苏

199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个甲骨坑，编号91花东H3。坑内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辞的689片（经缀合后，《花东》出版时，有561版），以大块和完整的卜甲居多。这是继1936年YH127坑、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现以来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倍受到学术界瞩目，1991年，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发掘者经过十多年的整理和初步研究，2003年12月，《花园庄东地甲骨》（简称《花东》）出版，这批甲骨材料得以全部问世。花东H3卜辞，是目前发现内容最重要、数量最大的一批“非王卜辞”，材料单纯、完整，人物繁多，内容复杂，整个占卜活动都是围绕“子”的活动而展开。关于“子”的身份，自《花东》材料公布至今，代表性观点有：（一）“子”是一位地位很高、权力很大的人，他不仅是族长，可能是沃甲之后这一支宗子，而且又是朝中重臣。
 （二）“子”为武丁太子——孝己。
（三）“子”为武丁较远的从父或从兄弟辈。
（四）子为羌甲、南庚之后，与武丁是同辈之人，是武丁的远方堂兄弟。
（五）子为子郤；武丁亲子。
（七）子为时王武丁从父或再从兄弟辈的贵族。
（八）子既不是羌甲之后，也不是武丁之后，花东“子”与商王室肯定有血缘关系，其家族谱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小甲，目前无法知道花东H3子的确切身份。
（九）子频繁参与习文习舞、学舞、学乐、谙行仪、习祭礼、学习礼乐歌舞、阅舞操练、参与弓矢竞技之习射礼，已经是一位“积极”的社会人，年龄在15——20岁之间。
学者们从“非王卜辞”、子祭祀对象及活动事项上，给出了“子”身份的结论。子究竟为何许人，目前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因为人具有社会属性，任何人都具有特定的人物或人际关系，任何人只能从事与本人身份和地位相关的社会活动，由此研究H3卜辞中的人物、人物关系及活动，不仅是解决“子”在商王朝身份和地位的关键，也是读懂这坑甲骨及利用它进行商史研究的关键。因此，选择H3卜辞主人“子”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H3卜辞中的人物，可以分为祭祀对象、身份和地位在“子”之上（武）丁和妇好、身份地位低于“子”者，从人物身份及关系上可以考证出“子”身份。以下作简要概述：

一，祭祀对象
H3卜辞中，“子”祭祀对象，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远祖、先公和先王，他们分别是夔（喾）、上甲、大乙、大甲四位。（2）近世先祖和先妣，他们分别是祖甲、祖乙、祖丁、祖戊、祖庚、祖辛、祖丙、丁、妣庚、妣己、妣丁、妣甲、妣丙、妣癸十四位先祖、妣。（3）父、母、兄、子辈成员，他们是父丙、母丙、母戊、兄丁、子癸五位。H3卜辞为“子”卜辞，整个活动都是围绕“子”的活动而展开的，因此，出现在H3卜辞中的这些受祭对象，应都是以“子”为中心而出现的亲属称谓，夔（喾）、上甲、大乙、大甲（包括小甲）就是王卜辞中的远世先公、先王，学界对此争议不大。商先公及远祖的称谓，仅表明了“子”为商先王后裔的身份，不能成为判定“子”身份的标准。

“子”祭祀的祖、妣、父、母、兄、子，是H3卜辞“子家族”的人物还是与王室有关的人物，尤其是“子”最敬重的祖甲、祖乙和妣庚与曾经即位为王的商先王及先王配偶有无关系，是确定“子”与时王武丁血缘关系远近(亲属远近)的重要线索，也是确定“子”身份的重要标准。

研究“子”的身份，首先要确定祖甲、祖乙和妣庚的身份。从先祖、妣的用牲品种、数量及受敬重的程度看，妣庚最受敬重，子对妣庚祭祀时，不仅用牲的品种多、数量大，而且祭祀次数最多。其中，561版有字龟甲中，祖甲在37版中受祭，祖乙在63版中受祭，妣庚在119版中受祭。妣庚作为女祖，受敬重的程度超过男祖，这与商代“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不同，因此，若单独研究H3卜辞中祖甲、祖乙和妣庚身份，无法找准研究角度。

祭祀和战争是中国古代国家大事，
祭祀时，又很讲究祭祀顺序。
 H3卜辞中，祖甲、祖乙和妣庚同版受祭的卜辞，共有28版，这28版卜辞，又可以分成两组：

第一组：仅祖甲与祖乙同版的卜辞，有12版，分别是《花东》4、13、17、34、63、214、237、228、354、426、449、459，其中8版有一个共同特性为：在同一旬内，甲日祭祖甲，乙日祭祖乙，甲、乙两日相连，即祭祖甲的日子都早于祭祖乙的日子一日；当祭祖甲与祖乙的日期相邻时，其用牲也相同。《花东》63辞祭祀祖甲和祖乙时，同在乙卯日，从兆序看，先祭祖甲，后祭祖乙，即祭祖甲在前，祭祖乙在后。《花东》354、459辞，分别是乙日祭祖乙、甲日祭祀祖甲，但祭祀祖甲之日晚祖乙一旬。由祭祀的日期及用牲品种说明，祖甲与祖乙的身份和地位相当，故受到相同的祭祀。甲日祭祖甲，乙日祭祖乙，但不能说明其世系和尊长。

第二组，祖甲、祖乙和妣庚同版，共有16版卜辞，这16版卜辞，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

第一种情况，共有10版卜辞，分别是《花东》180、196、220、248、413、428、463、37、291、296，这几版的祭祀无规律可循，要么是非甲日祭祖甲、非乙日祭祖乙、非庚日祭妣庚，要么是甲日祭祖甲、乙日祭祖乙、庚日祭妣庚，但祭名及所用牺牲的品种不同。因此，此10版甲骨不能成为判断祖甲、祖乙和妣庚之间顺序的依据。

第二情况，共6版卜辞，分别是《花东》115、149、267、309、480、487。其中，《花东》267为同旬内，甲日祭祖甲、乙日祭祖乙、庚日祭妣庚；其他5辞为祖甲、祖乙、妣庚在同版同条卜辞中受祭，其祭祀顺序为祖甲、祖乙和妣庚的顺序，《花东》149中“自祖甲、祖乙、至妣庚”之“自”为副词，为“从”或“由”义，说明了他的起始点，即指明了祭祀祖甲、祖乙、妣庚的祭祀顺序为从前到后的顺序。
《花东》487辞为先以“[image: image1.bmp]”祭祭祀上甲，然后对祖甲、祖乙、妣庚的祭祀的顺序，又证明了祖甲、祖乙、妣庚的顺序为从前到后的顺序。《花东》149、487占卜祭祀的顺序说明：H3卜辞中，凡先祖甲、后祖乙、再后妣庚的祭祀顺序为常规祭，即他们之间的祭祀顺序是按照即位先后或年长顺序而不是按照位尊或受敬重情况而祭祀的。这是确定H3卜辞中祖甲、祖乙和妣庚祭祀顺序的一种情况。

当确定祖甲、祖乙和妣庚顺祀后，由此来探讨H3卜辞中存在的逆祀，H3卜辞中，有三组逆祀卜辞，分别是妣庚和祖乙（《花东》311）、祖乙和祖甲（《花东》4）、妣庚、祖乙和祖丁（《花东》49、237），从祖甲、祖乙、妣庚的顺祀和逆祀看，得出“祖甲世次或年长于祖乙、祖乙世次或年长于妣庚，祖丁世次或年长于祖乙”的结论。由此，排列其世次如下：

（1），祖甲——祖乙——妣庚；（2），祖丁——祖乙——妣庚。
祖甲、祖丁世次或年长都高于祖乙和妣庚，但无法直接判断祖甲与祖丁的世次或年长。既然无法直接从祭祀顺序上求证祖甲、祖丁的世次或年长，探讨祖甲、祖乙、祖丁和妣庚的归属，有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H3卜辞中，享有彡祭者有四位：分别是祖甲（《花东》288）、祖乙（《花东》310）、妣庚（《花东》490）、祖丁（《花东》237）。对以往发现的王与非王卜辞中享有彡祭对象考察，是建立H3卜辞与王卜辞之间先祖、妣对应关系的关键。也是解决祖甲、祖乙和妣庚身份的关键。目前发现的甲骨文中，彡祭出现在500多版甲骨上，能够享受彡祭的对象是曾即商王位的先王和直系先王的配偶，另外，伊尹受到彡祭，仅两见（《合集》21208、25091），伊尹享受彡祭，应与伊尹在商王朝的特殊地位有关。王卜辞中，受到彡祭者只有先王及直系先王的配偶的史实，说明了并非所有的商王室家族的故去者都能享受到“邶”祭，而是曾经即位为王的商先王及直系先王的配偶才有资格享受“邶”这种祭祀。由此推论：尽管H3卜辞是 “子”卜辞，但“子”与商王武丁拥有共同的祖先是事实。H3卜辞中，祖丁、祖甲、祖乙和妣庚受到彡祭， 说明祖丁、祖甲、祖乙是曾即位为王的先王，妣庚应当是享有（后世）周祭的先妣——即直系先王的配偶，“子”是他们的后裔。由此，我们来考察商王世系。

根据祖甲（祖丁）、祖乙、妣庚在H3卜辞中受祭顺序，与商王世系中四位先王、妣的顺序能对应的，有两组：一，中丁和祖乙，河亶甲和祖乙、妣庚，因为祖乙之配也有妣庚；H3卜辞中，祖甲与祖乙的祭祀顺序说明祖甲年长于祖乙。祖乙之前有河亶甲，河亶甲也可以称祖甲。二，小乙与祖丁，阳甲、小乙和妣庚的关系，因为小乙之配称妣庚。那么，子的身份，可以作出推论：有三种情况：一子为武丁父辈（甚至祖辈），二为武丁同辈，三为武丁子辈。子若为武丁祖、父、同辈或子辈，H3卜辞中所称的祖丁、祖甲、祖乙和妣庚应为商王世系中的中丁、河亶甲、祖乙和祖乙配偶（妣庚）。若子仅为武丁的子辈，祖甲、祖乙和妣庚既可以为中丁、河亶甲、祖乙和祖乙的配偶（妣庚），又可以为武丁之祖辈祖丁、父辈阳甲、小乙和其配偶——妣庚。由此说明，光靠祖、妣的称呼无法确定“子”身份。但必须确定祖甲、祖乙和妣庚身份，才有可能考察“子”的身份。若“子”为武丁之祖、父、兄（或弟）辈，H3卜辞主人“子”所敬重的祖丁、祖甲、祖乙和妣庚，只能是周祭顺序中的中丁、河亶甲、祖乙和妣庚。“子”作为商王室之子，祭祀中丁、河亶甲、祖乙和妣庚，合情合理，但不管怎样，“子”都应当祭祀其故去的父和母，H3卜辞中，“子”祭父丙（《花东》286），仅此一见，父丙受祭的规格低，与子在商王朝所拥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合，由此可以排除父丙为“子”生父的可能性。

据考察，目前发现的小屯西地、午组卜辞、原子组卜辞几组“非王卜辞”及王卜辞，都有对父、母的祭祀，而H3卜辞“子”不祭祀其父、母，原因何在？这是问题之一。H3卜辞不重视对父、母的祭祀，自H3卜辞发现后，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
这是一特殊现象，给思考问题以启迪。《尚书·高宗肜日》记载，高宗武丁肜祭成汤时，有雉鸟登鼎而鸣的灾异现象出现，其主要原因是“典祀丰于昵”的缘故。H3卜辞主人的祭祀观念应与武丁时期“重祢祖轻远祖”的观念一致。由此推测祖甲、祖乙和妣庚为“子”之近祖。

又根据H3卜辞时代、“子”在商王朝的地位很高且与（活着的）丁（武丁）及妇好关系密切的事实推测，H3卜辞中的祖丁、祖甲、祖乙和妣庚应指王卜辞中的祖丁、阳甲、小乙和小乙之配妣庚。阳甲是“九世乱”的最后一位先王，阳甲作为祖丁之子，从其“从叔父”南庚手中，夺回了商王朝的政权，正因为此，武丁才有资格继位为王，
作为武丁“子”辈——H3卜辞的主人，对阳甲隆重祭祀，是“报功追远”；对小乙和妣庚的隆重祭祀，即自己父之所出，理所应当。

H3卜辞中，子对妣庚的隆重祭祀，说明“子”是妣庚之后裔。妣庚为武丁之母，那么，子为武丁之子（包括侄子）。“子”与活著的丁（武丁）及妇好关系密切，又对故去的“丁”祭祀，故去的丁是以“干支”命名的商先王兄弟，未曾即位为王，但受到武丁隆重祭祀；从王卜辞及H3卜辞反映的内容看，他是祖乙之后、武丁之祖，子对故去的“丁”的祭祀，说明了“子”与武丁时期的王对“丁”的祭祀一致性及“子”与王室关系密切的史实。又：H3卜辞中，子祭祀的地点，凡是有地名可考者，都处在商王直接或间接统辖区内。因此，笔者认为：尽管“子”有独立的祭祀权及祭祀称谓系统，但没有独立的祭祀场所。根据以上列举的事实判断，H3卜辞虽为“子”卜辞，但“子”仍然是一个未从商王室分离出去的商“王子”。

二，武丁和妇好乃“子”父母

丁在H3卜辞中有两种含义，一指天干之丁，一指人名之丁，指人名之丁，包括故去的丁和活着的丁（武丁）两人。通过论证，笔者认为，故去的丁乃武丁祖父；活着的丁可以命令妇好参加对外战争，妇好为王卜辞中的妇好，武丁奭妣辛（《合集》36255）及殷墟妇好出土的带“母辛”铭文的青铜器，说明妇好的庙号为“辛”，祖庚、祖甲时妇好被称为“母辛”（《合集》23419），康丁及武乙、文丁、帝乙、帝辛时，被称为“妣辛”。她作为武丁的第一个嫡妻，其身份、地位无与伦比。H3卜辞为“子”卜辞，“子”卜辞中，身份和地位最高的丁，可以命令武丁之嫡妻妇好参与对卲方的战争，此丁，作为一个活动的人，只能是时王武丁。妇好见于H3卜辞中，她外专征伐，内管祭祀，与王卜辞中反映妇好身份、地位相同。H3卜辞中的妇好为武丁时期王卜辞（宾组）中的妇好，学术界对此意见基本一致，这就为确定H3卜辞主人“子”时代，立下一个标尺，即“子”是武丁时期（武丁前期，最多晚不过武丁中期）人物。

H3卜辞中，活着的丁为时王武丁，陈剑、李学勤、朱歧祥等对此进行过详细论证，子侍奉在（武）丁、妇好身边，贡纳祭祀用品，协助妇好祭祀，陪同武丁外出田猎，贞问武丁是否有灾祸，并向“子”的祖妣求佑不要向活着的丁（武丁）降灾祸；武丁还参与“子”主持的祭祀活动，这些占卜事例说明了子与武丁属于同一家族成员的事实。

H3卜辞，还反映了武丁、妇好主持“子”的“作齿”礼，齿有多种含义，“一、牙齿；二、象牙；三、齿指差错或灾害，有齿牙相磨相错之义引申而来，四、由牙引申出来表示年数之义，《广雅·释诂》：‘齿，年也。’数齿以知年，故齿有年义，又引申为齿列、次序、编次诸义，《礼记·祭仪》：‘壹命齿于乡里。’《周礼·大司寇》：‘三年不齿。’郑注：‘不齿者，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
齿表示年龄的占卜为：

戊寅卜，亘，贞取牛不齿？《合集》8803

齿，于省吾释此齿为年数。
《花东》28版上有“作子齿”的占卜，编著者解释辞义时说“卜问亚奠、小臣还是妇好给子带来麻烦事。”笔者认为，亚奠为子臣属，妇好与子关系密切，解释为子占卜与自己有密切和臣属关系的人给自己带来麻烦，不符合人物之间的关系。由此判断，“齿”在此辞中应表示齿延伸出来的年龄、次序等义。
若H3卜辞中的“作齿”与年次有关，考之于文献中，与年齿有关的礼节或礼仪为冠礼。西周时期，冠礼对贵族青年男子具有重要意义，《仪礼·士冠礼》：“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杨宽在论述西周时期的冠礼时谓：“‘冠礼’是当时贵族青年成为成人的必经仪式。按理，成为‘成人’才 ‘可以为人’，‘可以为人’才‘可以治人’，取得‘治人’的贵族特权。因此所有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内，都必须举行这个仪式。”
因冠礼如此重要，故古人极重冠事，《礼记·冠义》：“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国本也。”行冠礼的过程和礼仪及主要人物，《仪礼·士冠礼》谓：“筮于庙门，主人玄冠（郑注：主人，冠者之父兄），即位于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郑注：有司谓主人之吏），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布席于门中……宰自右少退，赞命。……（冠者）适东壁，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从有关西周、春秋时期文献所载的冠礼看，冠礼要在宗庙中举行，要有筮日、筮宾、主人、有司及冠者之母，由此，我们不防考察一下 与“作子齿”有关的人物的身份和地位。奠称“子奠”（《合集》3195甲），“侯奠”（《合集》3351、《花东》284）、亚奠（《花东》61）。奠称子奠，在H3卜辞中又参与祭祀活动，说明他是商王同姓贵族；称侯奠，说明奠受封为侯爵；称亚奠，说明他为商王朝的官吏。他不仅服务于商王室的占卜机关（《合集》 6527臼），而且还在H3卜辞中从事占卜（《花东》61），由此说明了奠是武丁时期有文化素养且具有一定的身份者。小臣的职别有高有低，大到可以废立国君（如伊尹）、内专祭祀外管征伐（如武丁时期的小臣禽），小到可以作为祭祀时的牺牲（《合集》629）。商代后期，边境上的诸侯国首领也称小臣。
可见，小臣指商王朝的官吏。妇好为武丁的第一个嫡妻。因亚奠、小臣、妇好等并列占卜，由此看出，此版卜辞中的小臣，地位在亚奠之上、妇好之下。若“作子齿”与西周时期的冠礼为一回事，亚奠、小臣可以被看作是商王朝的官吏，那么，亚奠、小臣即为《礼记·冠义》所称的筮宾或《仪礼·士冠礼》所称的有司、赞。这是对与“作子齿”有关人物身份的考察。

     此版中的丁为一重要人物，但从本辞中分辨不出其为故去的丁还是活着的丁，笔者通过论证，认为此辞中的丁应指活着的丁（武丁），理由为：一，与“齿”有关的占卜同为丙日，奠是“作子齿”者，《花东》28、284两版卜辞有可能是一事的异日异卜（两版卜辞可以系联）；又：妇好与丁在H3卜辞中同时出现的场合多，此处之丁有可能指活着的丁（武丁）。二，戊日在《花东》284中，有贞问侯奠是否为子举行作齿之礼仪，并说明了其举行的地点为吕地的宗庙处；《花东》28中，戊日子占卜举行祭祀时，还有向丁报告之占，辛日有子为丁占卜狩猎之辞，说明子与丁在一起的事实。三，若“作子齿”若与西周时期的成丁礼“冠礼”有关，丁是“子”之主人，主人是冠礼过程中的主要人物，因此，丁应指活着的人（武丁）。

若“作齿”相当于西周的“冠礼”，西周时期冠礼的主持者为冠者之父及父之官吏，“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由此判断，武丁、妇好为“子”之父母。

三，从活动着的人物关系看：子为武丁太子

H3卜辞中的人物，应该分为被祭祀对象和活动着的人物两部分，活动着的人物有的见于王卜辞中，有的仅见于H3卜辞中。见于王卜辞中的人物与子的关系，是求证“子”在商王朝身份和地位的关键；仅见于H3卜辞中的人物，有两种情况，一，他们属于王室人物，由于王卜辞的占卜中，未涉及到他们活动内容，故不见他们出现，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王室人物的身份；二，他们属于H3卜辞“子”家族人物。见于H3卜辞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妇某

妇某分别为（妇）[image: image2.bmp]，（妇）六，王卜辞中，称为妇六（北京大学藏骨），
妇女，共3位。她们是商王室之妇； H3卜辞中，她们参与“子”主持的祭祀。列表于下：

	（妇）[image: image3.bmp]《花东》5、《合集》6524臼
	（妇）六《花东》28、北大藏骨
	妇女（《花东》53、《合集》5460


（二）子某

H3卜辞中，所见的子某，共有25位，列表于下：

	子画《花东》247、《合集》5785
	子[image: image4.bmp]《花东》22、《合补》3996

	子媚《花东》290、《合集》14035丙正
	子雍《花东》237、《合集》331

	子尻《花东》336、209、《合集》3183正甲
	子骨《花东》243、《东京》1077

	子丹《花东》450、丹伯《合集》716正
	亚奠《花东》28、子奠《合集》3195甲

	小子《花东》353、《合集》39697、《集成》5、2648
	大子《花东》480、《合集》3256、《集成》5、2653

	多子《花东》430、《合集》810正
	子微《花东》267、微伯《合集》6987

	子兴《花东》39、兴《合集》16083
	子而《花东》3、而伯《合集》6480

	子[image: image5.png]


《花东》351、《合集》11452臼
	子曾《花东》294、《合集》5504

	子[image: image6.bmp]《花东》294、《合集》135正乙
	子[image: image7.bmp]《花东》33

	（子）氥《花东》149
	子[image: image8.png]


《花东》480

	子[image: image9.bmp]《花东》391
	子灵《花东》2

	子丙《花东》294）
	三小子《花东》205

	 吕[image: image10.png]


《花东》409
	


对“子某”的身份分析于下：

第一，子画、子[image: image11.bmp]、子雍、子尻、子骨、子媚六位“子某”在王卜辞和H3卜辞中，都称“子某”，说明他们是出现在H3“子”卜辞中的王室人物。这六位“子某”或受武丁宠爱，或为王事奔波，属于“诸王子”之一。子画有可能是盘庚之后（《商史·子画》）。H3卜辞中，子画、子[image: image12.bmp]同时受“子”命令爵祭祖乙，其身份应相当，子[image: image13.bmp]或为故去商王之后，或即时王之后。王卜辞中，子雍为王举行攘除灾祸的御祭（《合集》331），说明其服侍于武丁身边。子雍和子奠还曾一起为王事奔波（《合集》8988，子奠见前面的论述）。子尻不仅参与王室祭祀（（《合集》3183）），也参与H3子主持的祭祀（《花东》209），还特受到武丁及H3主人“子”关心（《花东》336，《合集》13749），说明其身份和地位较高；子骨服侍在武丁身边，是武丁宠臣（《合集》3684、17168）；H3卜辞中，他参与祭祀活动，说明他是商王同姓贵族；祖庚、祖甲时期，他成为王室贞人（《合集》22839），到康丁时期，担任“小臣”之职（《合集》27876），说明了“小臣骨”是“子骨”之后，自武丁时期，一直为官于商王朝的历史史实。子媚是王卜辞中的女性，称“子某”，被商王关心生男还是生女（《合集》14035丙正），说明她受武丁的宠爱。她在H3卜辞中的祭祀场合仅一见，由此说明H3卜辞主人“子”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事实。六位“子某”是武丁的同姓贵族，也是武丁宠子（女），他们服侍于武丁身边，为王室效劳，其身份和地位是很高的。H3卜辞中，他们或受到“子”的关心，或为“子”奔波，若不考虑到这是一坑“子”卜辞的事实，子就是商代最高统治者；但这确实是一坑“子”卜辞，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应是确定“子”身份和在商王朝地位的关键。
第二，子微在H3卜辞中仅一见，多数情况下称微，王卜辞中，微称微伯，其封地位于王都西部，是武丁时期（中后期）西土的重要守卫者；H3卜辞中，微参与祭祀，主持享宴，是H3卜辞中的重要人物。H3卜辞中的微是否就是王卜辞中的微伯，还需要探讨。
第三，子丹在H3卜辞中称“子某”，经过对“丁族[image: image14.png]


”、“子丹[image: image15.png]


”两组称呼的比较看，[image: image16.png]


当为子丹之名，子丹属于H3卜辞中（活著的）丁的家族成员，丁是武丁，由此，子丹也应是王室的人物。

第四，子[image: image17.png]


的称呼见于H3卜辞，王卜辞中，但称“[image: image18.png]


”，参与整治甲骨事宜，可以看作是“子[image: image19.png]


”的省称，由此，他也是出现在H3卜辞中的王室人物。

第五，子曾和子[image: image20.bmp]出现在对“[image: image21.bmp]”地的修缮或修建的场合下（《花东》294），[image: image22.bmp]地的宗庙修建行为属于王室的活动。“子曾告曰”的宾语省略，应为“子曾告（子或丁），根据（1）、（2）辞正反对贞之辞例，子曾报告的对象应为（活著的）丁而不是“子”判断，子曾属于王室成员。子[image: image23.bmp]与王卜辞中人、地、族名同一的[image: image24.bmp]应指同一人物，他应属于王室成员。

第六，子兴参与王室祭祀活动，说明他是商王同姓贵族及王室成员的身份。王卜辞中，兴或指兴方，或指兴这一人物，但不易分辨。子而是H3卜辞中受宠幸的“子某”，当他有疾时，“子”向H3卜辞中所敬重的女祖举行“御”祭，说明了子而是身份和地位较高者的商王同姓贵族的史实。王卜辞中，而称而伯、而任，其封地位于王都西部。H3卜辞中的“子而”与王卜辞中的“而伯”，究竟是否指称同一人物，无确证。子兴与子而属于同一种情况。
第七，子[image: image25.bmp]、子灵、子[image: image26.png]


、三小子、吕[image: image27.png]


是H3卜辞中的“子某”，不见于王卜辞。

第八，小子、大子、多子是一种对某种特殊身份者的称呼，既见于王卜辞、金文，又见于H3卜辞中。大子，根据王卜辞及金文中“大子”的身份和地位，大子是与中子、小子有关联的王室成员。小子，根据殷代金文中“子令小子”与“子赏小子”的对应，他们之间应是一种“君臣”关系。
小子能祭祀，说明“小”非大小之小，小应与其身份和地位有关。小子可以祭祀“子”最敬重的妣庚，那么小子与武丁、“子”同属于王室成员，他们究竟应为武丁的“小子”还是“子家族”的小子，材料不充分，不易判断。三小子当指此小子的排行为第三。他属于“子”成员，还是王室成员，受材料限制，无法判断。多子的情况也如此。
第九，子[image: image28.bmp]与“禽子[image: image29.bmp]”在字形上稍有差异，[image: image30.bmp]在王卜辞中仅一见（《合集》13727），[image: image31.bmp]在H3卜辞中仅一见，无法通过人物的活动内容来考察他们是否是一字的异体字，若“子[image: image32.bmp]”即王卜辞中的“禽子”，这将是又一个王室中重要的“子某”出现在H3卜辞中的情况。

第十，子丙是一个以天干命名的活动着人物，仅见于H3卜辞中，其身份和地位比较高。

以上是对H3卜辞中25位“子某”身份的分析，其中，有6位“子某”新见于H3卜辞中，（子）氥、子[image: image33.bmp]为两位可疑人物，17位“子某”是商王室的人物。

（三）贞人

贞人共有36位，分两种情况：

1，参与H3卜辞占卜贞问者

参与H3卜辞占卜贞问者，为子，（亚）奠、子[image: image34.bmp]、子[image: image35.bmp]、三小子、子灵、弹、[image: image36.bmp]、友、夫、受、克、爵凡、[image: image37.png]


、允、企、母（妇好的省称）、延、配、踊、商、大、[image: image38.bmp]、老，共24位，列表于下：

	子灵《花东》6
	子[image: image39.bmp]《花东》22
	子[image: image40.bmp]《花东》33

	夫《花东》57、《合集》9681
	亚奠《花东》61
	允《花东》464

	友《花东》152、《东京》560
	[image: image41.bmp]《花东》174
	弹《花东》174、《合集》7239 

	受《花东》191、《合集》3455
	三小子《花东》205
	企《花东》205

	商《花东》441
	母《花东》349
	爵凡《花东》349

	克《花东》550
	配《花东》441
	踊《花东》441

	[image: image42.png]


《花东》441
	[image: image43.bmp]《花东》490
	老《花东》490

	延《花东》205
	大《花东》307
	


 “子”为H3卜辞主人，母是妇好之“好”的偏旁省略，（亚）奠、子[image: image44.bmp]、子[image: image45.bmp]、三小子、子灵、（子骨）为称“子某”的贞人，他们既参与“子”主持的祭祀，又参与占卜贞问，说明他们是“子”的同姓贵族，（亚）奠、子[image: image46.bmp]还是武丁臣属，弹、友、夫、受为王室官员或臣属者，允、延、大为王室贞人（《合集》3875、9735）；爵凡、[image: image47.png]


、允、企、配、踊、商、延集中出现在《花东》441、205版上，是武丁有疾病时，这些贞人为其占卜贞问，他们应属于“子”的贞人还是王室贞人，无法判断。

2，王室贞人

见于H3卜辞中的王室贞人，有韦、我、先、宁、壴、史、卯、逆、允、吊、何、行、中（子）骨、延、大，列表于下：

	韦《花东》195、《合集》586
	我《花东》455、《合集》21586
	先《花东》312、《合集》22959

	宁《花东》63、《合集》27042
	壴《花东》201、《合集》27302
	史《花东》133、《合集》8473

	卯《花东》60、《合集》3943
	逆《花东》20、《合集》3934
	允《花东》78、《合集》734

	吊《花东》247、《合集》16530
	何《花东》320、《合集》27220
	行《花东》401、《合集》22767

	中《花东》75、《合集》26098
	骨《花东》467、《合集》22839
	延《花东》205、《合集》9735

	大《花东》307、《合集》22870
	
	


注：王室贞人表中，《花东》表示此人出现在H3的片号，《合集》为此贞人在本版的贞问。

H3卜辞中出现的王卜辞中的贞人，有16位，其中，延、允、大是王室贞人，直接参与H3卜辞的贞问；韦、我、卯、史、吊、逆为武丁贞人，；先、行、中、（子）骨、大为祖庚、祖甲时期的贞人；宁、壴、何为康丁时期的贞人。他们活动于H3卜辞“子”主持的各项事务中。王卜辞中，有人、地、族名同一的现象，商代官吏有“世袭”制，祖庚、祖甲、康丁时期的这些贞人，武丁时期，就已经活跃在王室事务中；H3卜辞中，他们或受到“子”关心；或向“子”贡纳；由此说明王室的贞人臣属于“子”的史实。

（四）其他人物

见于H3卜辞中的其他人物，分为三种身份的人，分述于下：

1，集体称谓的官吏

集体称谓的官吏，有六种，列表于下：
	多万《花东》206、《屯南》4093
	多尹《花东》113、《合集》32979

	多工《花东》324、《合集》11484
	多臣《花东》401、《合集》6834

	多御《花东》37、63
	多宁《花东》63


H3卜辞中出现的集体称谓的官吏，分别是多万、多尹、多工、多臣、多宁和多御，根据他们的活动，可以辅证H3卜辞“子”的身份和地位。H3卜辞中，多万从事武舞，王卜辞中，他们从事礼乐活动和教育，既具有战斗力，又懂得治理国家的礼乐，说明他们是商王和“子”统治所依赖的重要力量。

多尹为商王朝的尹官，H3卜辞中，“子令+右女+呼+祟尹”（《花东》125）的句法，说明了尹的身份和地位有高有低的现象；多尹献牺牲祭祀妣庚，说明他们是王室成员的事实；多尹随同子参与田猎活动，说明他们是具有战斗力者。多尹既见于王卜辞，又见于H3卜辞中。H3卜辞中的多尹，按照“子”是H3卜辞“子家族”的首领来判断，多尹应当是“子”的官吏。《花东》113版卜辞，是关于田猎占卜的内容，参与者有（活着的）丁、子和多尹，丁是商王武丁，身份和地位在“子”之上，由此确定了武丁是此次田猎者的率领者、子是武丁田猎的辅佐者的关系。武丁外出田猎，不率领王室官吏而派遣“子”率领“子”家族的官员，这是可疑之处；又：子率领多尹到[image: image48.bmp]南地区田猎，[image: image49.bmp]地是商王室直接管理的地区，H3卜辞主人“子”，作为王室一个“子某”，带领自己的官吏到商王直接管理的政治、经济区域中田猎，是一种“僭上”的行为，因此，H3卜辞中的多尹应当属于王室官吏。

多工是一集合称谓，王卜辞及H3卜辞中，有对“多工“的占卜，其身份和地位不明。

“多御”与“多宁”对贞，其身份应当相当。多宁贡纳给妇好的物品为[image: image50.bmp]、[image: image51.bmp]（[image: image52.bmp]为斧、黼、扆，有专文论述）等宗庙中使用物品；多御为妇好前往[image: image53.bmp]地而巡视；妇好为武丁之妻，妇好主持的祭祀应当属于王室祭祀活动的范畴，由此说明多御和多宁应当是王室臣属而非“子”官吏的事实。《礼记·曲礼》》谓：“凡家造，祭器为先，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礼记·王制》：“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国语·周语》：“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表明了家族经济（包括土地、农业、畜牧、田猎等内容）的独立性，午组和原子组卜辞的主人，有自己单独的祭祀对象、家族成员及家族经济。
H3卜辞反映的事实是：子有祭祀的权利，多御和多宁若为“子”臣属，应直接贡纳物品于“子”而不是向武丁（或妇好），也说明，多御和多宁属于王室官员。“子”是奉“武丁”之命为商王（或妇好）而奔波的。多臣参与子主持的祭祀，受子令向（武）丁贡纳物品，多臣与多御、多宁一样，应属于王室成员。

2，按个人命名的官吏

按个人命名的官吏，分为三种类型，一，活动于H3卜辞中的王室人物，列表于下：

	吴《花东》91、《合集》5603
	小臣《花东》28、《合集》5571反

	射告《花东》264、侯告《合集》6480
	庚《花东》190、《合集》6016反

	[image: image54.bmp]《花东》416、《合集》37383
	[image: image55.bmp]《花东》429、《合集》14923

	[image: image56.bmp]《花东》416、《屯南》650
	贮《花东》286、《合集》672

	周《花东》327、《合集》1086正
	[image: image57.bmp]《花东》39、《合集》3028

	新《花东》367、《合集》5528
	引《花东》110、《合集》4811

	[image: image58.bmp]《花东》466、《合集》17364
	臿《花东》467、《合集》8797正


吴、庚、小臣、[image: image59.bmp]、[image: image60.bmp]、臿、贮、周、[image: image61.bmp]、[image: image62.bmp]、新、引、[image: image63.bmp]、射告（当是王卜辞中的侯告）十四位人物中，说明他们分别属于商王官员、臣属者及商王管辖区的首领。
二，根据活动事类，可以推论出为王室臣属者，列表于下：

	[image: image64.bmp]《花东》179
	敕火《花东》179

	[image: image65.bmp]《花东》467
	[image: image66.bmp]（卲）《花东》247

	[image: image67.bmp]《花东》403
	伯戓《花东》275

	皿《花东》249
	季母《花东》139、妇季《合集》15614

	尸《花东》249
	[image: image68.png]


《花东》416

	[image: image69.bmp]《花东》416
	磬妾《花东》265


[image: image70.bmp]地为王室直接管辖的区域，[image: image71.bmp]应是商王臣属；[image: image72.bmp]（卲）曾发动叛乱，H3卜辞中，子贞问（武）丁要命令妇好或子前去讨伐，说明，[image: image73.bmp]（卲）应是武丁的臣属。子在[image: image74.bmp]、吕、[image: image75.bmp]地的射箭活动结束后贞问向[image: image76.bmp]，敕火、[image: image77.bmp]、[image: image78.bmp]（卲）、[image: image79.bmp]征取运输的马匹，他们是H3卜辞中的一组占卜中出现的人物，说明尽管为[image: image80.bmp]、敕火、[image: image81.bmp]新见人名，也是商王臣属的事实。

皿、尸、季（母）是见于H3卜辞中的又一组人物，子占卜皿、尸、季（母）是否回归商王都时向武丁报告的贞问，说明了子为武丁之事而奔波的史实，由此，皿、尸、季（母）应归属于商王武丁的人物。

[image: image82.bmp]、[image: image83.png]


两位人物，被贞问是否与王室人物弹一起去征取“射箭”礼仪活动所用的车辆，说明他们是王室之人。

三，仅见于H3卜辞中的人物，列表于下：

	万家《花东》226
	亚《花东》500
	疋《花东》329

	祟尹《花东》125
	[image: image84.bmp]尹《花东》178
	右史《花东》373

	封《花东》172
	[image: image85.bmp]中周妾《花东》321
	昔[image: image86.bmp]《花东》295

	[image: image87.bmp]《花东》53
	[image: image88.bmp]《花东》293
	[image: image89.png]3l



《花东》446

	址《花东》50
	[image: image90.bmp]《花东》113
	朕《花东》119

	玉羌《花东》241
	戎《花东》38
	疾《花东》40

	舟[image: image91.bmp]《花东》255
	执《花东》294）
	[image: image92.bmp]《花东》440

	[image: image93.bmp]《花东》165
	丰《花东》505
	[image: image94.bmp]《花东》138


万家、亚、疋、祟尹、右史、[image: image95.bmp]中周妾、[image: image96.bmp]尹、[image: image97.bmp]、[image: image98.bmp]、[image: image99.png]3l



、址、[image: image100.bmp]、昔[image: image101.bmp]、戎、疾、封、玉羌、丰、执、舟[image: image102.bmp]、[image: image103.bmp]、[image: image104.bmp]、[image: image105.bmp]、朕，24位人物，未见在王卜辞中活动，他们的归属有两种情况，一，他们是王室成员，因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不存在疑问，故不被商王贞问，但他们仍属于王室成员的范畴。二，他们属于“子”家族的成员。

  结论：殷墟H3卜辞经科学发掘所得，占卜贞问的主人为“子”而不是“商王”，这是区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是“子卜辞”而不是“王卜辞”的重要依据。既为“子卜辞”，子应是“子家族”中身份和地位最高者，他应有独立的祭祀系统、占卜机关、家族成员，经济区域和独立的官僚机构，这是按照以往发现的几组“非王卜辞”所反映的内容而得出的一般结论。H3卜辞反映的内容，恰与此相反。有几个问题需要甄别：（1）子有独立的祭祀系统的称谓，
但没有自己独立的祭祀场所，子举行祭祀的地点都是商王管辖区设置的宗庙处。（2）武丁和妇好的身份和地位都在子之上，说明了“子”并不是本组甲骨中身份和地位最高者。（3）H3卜辞中活动的人物，大多数为王室成员；子的官僚机构成员与王室成员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4）子活动在王卜辞中商王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区域内。（5）子与武丁在经济上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根本无法把子的经济与王室的经济区别开来。（6）子在武丁的命令下从事的礼仪活动，说明了子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正是H3卜辞中反映的这些问题，与文献所载的“世子”的身份相同，《国语·晋语》：“夫太子，君之贰也。”据文献所载，结合H3卜辞主人“子”的活动及人物关系，来探讨“子”为太子的身份和地位。

文章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子祭祀的高祖先公、近世先祖两部分内容，高祖先公包括夔、上甲、大乙、大甲（小甲未受祭祀）四位，他们不是确定子身份的关键人物；近世先祖包括祖、父、兄、子四辈人物，子辈人物中，受祭祀的子癸为H3卜辞主人“子”的子辈；兄辈人物中，兄丁为“子”的同辈，这两辈人物，也不是确定“子”身份的关键人物；父辈中的父戊，仅一见，受祭的规格和规模，无法与子具有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不应是“子”的生父，也不是确定“子”身份和地位的关键。只有祖甲、祖乙、妣庚的身份，才是确定“子”身份的关键人物。对祖甲、祖乙、妣庚的祭祀顺序，H3卜辞中顺祭和逆祭语法，彡祭对象，H3与“非王”卜辞异同点等几个问题的考察，始确定了祖甲、祖乙、妣庚就是王卜辞中的阳甲、小乙和妣庚的身份。“子”作为主祭者，又是武丁“子”辈，他可以是武丁的侄子（即武丁同辈兄弟的儿子）或亲子，他既可以是分宗立族的“王子”，也可以是仍生活在武丁身边的“王子”。因此，仅从祭祀对象上看不出“子”的确切身份。

文章的第二部分，讨论了子与（武）丁、妇好的关系，H3卜辞中，作为人名的丁，包括两个人，一是故去的丁，一是活著的丁。故去的丁，受到子隆重的祭祀，这种情况，与故去的丁受到武丁隆重的祭祀的情况一致，故去的丁，根据王卜辞及H3卜辞中的人物关系而推定，他应当是武丁的祖父（非亲祖父，也未曾即位为王）；子与武丁同时祭祀非直接血缘关系的商王先祖，说明，子要么是故去的“丁”的后裔，要么是生活在武丁身边的“王子”。活着的丁为时王武丁，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已加以论证。子随同在武丁、妇好身边，或准备祭祀用品，或协助祭祀，或为武丁、妇好而奔波，或陪同武丁、妇好外出田猎，或从事对外战争、经营商王朝的边疆，从政治关系上看，武丁、妇好与子之间为“君臣”关系。武丁、妇好与子之间，还保持亲密的私人关系，表现在子对武丁、妇好的关心及武丁、妇好对子的关心两个方面，尤其是：若“作齿”相当于西周时期的贵族男子“成人”的冠礼，子应当是武丁之“亲子”；若为武丁的亲子，子或为武丁的嫡子，或为武丁的“庶（诸）子”；子究竟应为哪种身份的“子”，还要看其与武丁时期商王朝其他臣属人物的关系。

文章的第三部分，讨论了H3卜辞中活动的人物，这些人物大约为130位，可分为“妇某”、“子某”、“贞人”及其他人物四类：除妇好外，还有三位妇某，她们是商王室的“贵妇”，而参与H3卜辞主人“子”主持的祭祀，说明了“子”主持的祭祀活动为王室事务的事实；“子某”共有25位，其中的六位“子某”，是武丁身边的宠幸者，且在商王朝中拥有很高的权力，他们要听从“子”的命令，或祭祀、或贞问、或受“子”关心，说明了“子”与王室的“子某”相比，其在商王朝的身份和地位不同于一般“王子”的史实。贞人有36位，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参与H3卜辞占卜贞问的，有21人；其中，有允、延、大三位，他们本身就是武丁、祖庚、祖甲时期王室的贞人；6位是武丁时期王室人物。二，仅占卜的，有2人。三，活动在H3卜辞中的王室贞人，有13位，他们有的是武丁时期王室贞人，有的是祖庚、祖甲时期王室贞人，有的是康丁时期的王室贞人；祖庚、祖甲、康丁时期的王室贞人，虽然在武丁王朝时期未参与占卜活动，但他们已经活动在王室的其它事务中。H3卜辞主人“子”，与武丁王朝贞人的关系，说明了“子”有权管理商王朝的占卜机构。其他人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按个人命名的官吏，有的可直接判断为王室之臣，有的可从事类分析他们属于（武）丁臣属；二，集体称谓的官吏，“子”作为“子家族”的首领，也可以有自己的这种官员，但根据“子”率领集体官吏的活动地点在商王直接统辖区的事实判断，这些官吏应为王室官吏。由此，权力之大近于武丁，生活在武丁身边，管理王室事务及王室官员的“王子”，只能是武丁太子。

   文章的第四部分，根据“子”的活动，讨论太子的职责和权利。“子”既为武丁太子，他拥有自己的职责和权利，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他侍奉在武丁和妇好身边（《花东》493），却有与商王（武）丁相对的官吏系统（丁臣、王臣、子臣）。经济上也与王室有密切的关系， H3卜辞所反映“子”的经济，要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 H3卜辞中所涉及到的经济，可以分为两部分：（1）臣属者向子的贡纳；（2）子向妇好和（武）丁贡纳。这是H3卜辞中反映的经济关系清楚的一个方面。又：“子”祭祀场所和活动地区，都是商王直接管辖区，他能命令商王的各个臣属者向其贡纳各种物品；商王武丁参与“子”在王都以外（属于商王直接管辖区域）主持的祭祀，那么 “子”所从事的祭祀，应当是商王室的祭祀，其这类经济不应该属于“子”自己家族内的经济，而是他替王行事的明证。文献中，太子是供奉君王祭祀者，由此认为，H3卜辞中，由“子”主持祭祀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应当属于王室经济的一部分。 “子”有贡纳经济：弹、宁、贮；他们为商王武丁的臣属国，却向子贡纳马匹；周、吴、史等既为商王武丁臣属国，又是王室官员，他们也向“子”贡纳。这种情况说明H3卜辞中所存在的经济，反映了有两种经济现象，一商王的臣属者，既要向商王武丁贡纳，同时也要向“太子”贡纳；二商王的贡纳者贡纳的物品归属于商王室，而子所使用的物品就是商王室的贡纳物。以贡纳占卜使用的龟甲来说明。宁、吴、我、大、史、逆、庚、周等属于“王臣”，H3卜辞中的记事刻辞，记载了他们分别贡龟于“子”的史实。
子作为太子，代商王祝祷（《花东》29、17）
而祭祀商王的先祖；参与商王朝对外战争（对何、卲、南土的战争）；还主管王室事务，表现在“子”在商王直接或间接统辖区，从事王事，为：（一），子在[image: image106.bmp]、[image: image107.bmp]地活动；（二），子在甘地活动；（三），子在断地活动；（四），子在[image: image108.bmp]地活动；（五），子在[image: image109.bmp]、臿、宁、贮、新与[image: image110.bmp]活动，（六），子在果京、[image: image111.bmp]、襄活动。

子活动在商王直接或间接统治区的史实，反映出两个有关商史的问题，一，商王在统辖的每一政区内，设立宗庙场所，这为探讨商代宗庙制度的设置及商代的统治方式，提供了重要线索。二，子在商王直接管辖区内，代王行事，或祭祀，祭祀是团结族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或命令臣属者贡纳，贡纳有保持臣属者归顺的功能。“子”作为太子，在妇好和武丁的率领下，从事祭祀和其他活动，既有替王行事又有族人或认可“子”将来为王身份的作用，还有子随同商王、妇好身边而参与活动，有学习治国经验和礼仪的作用。

H3卜辞之“子”，在妇好和武丁的率领下，在王都以外的政治统辖区内，从事祭祀和其他活动，既有替王行事又有族人及商王的臣属者认可“子”将来为王身份的作用，还有在实践活动中学习治国礼仪的作用，也是太子治国的一种表现。既为太子，要专门、正式地学习各种礼仪，为将来为王时，进行知识的储备。
文章的第五部分，论述了“子”学习礼乐文化的史实。《礼记·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 “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
太子为君王的接班人，必须学习礼乐文化，H3卜辞主人“子”在武丁的命令下，从事了弹射、拉弓射箭、学商、学舞、田猎等活动。子于这些活动之前，进行“祼”祭及进献玉璧仪式，说明子从事的这些活动属于商代礼仪活动的范畴（参见第五章《太子从事礼仪学习及活动》）。商代太子从事的礼乐活动，对后世太子的教育，影响很大，《礼记·文王世子》及《周礼·春官·大司乐》所记大司乐以乐德、乐舞、乐语教国子的“学政”有源可溯。
H3卜辞主人“子”子为太子，必学礼乐。H3卜辞中，弹（射）、射、学、舞内容多，宋镇豪先生认为：子在[image: image112.bmp]、吕、[image: image113.bmp]三地举行的射箭活动，为晚商射礼活动的内容，笔者在其研究基础上，通过排谱研究后发现，射箭前有“祼”祭及进献、贡纳玉璧及射箭活动，射箭结束后，还有献璧仪式的占卜。由此判断，子举行射箭活动，属于商代社会礼仪的范畴。顺此思路，根据事类的排谱，考察子在入地的弹（射）、在[image: image114.bmp]地学商、学舞及子从事田猎活动，他们都属于礼仪活动范畴。通过排谱整理研究，结果如下：

1，弹射

入地是集祭祀、饮酒、弹（射）活动的场所。H3卜辞中，举行弹射活动的《花东》178、475、376可排谱分析研究。从这一组的排谱中，可以看出：有关弹射活动举行的从庚子到庚戌日十天时间中，有“祼”祭，有进献“[image: image115.bmp]暨良（玉璧）”的仪式；有盟室荐牲血之祭；有弹射活动前的杀伐羌人和牢牲的仪式；还有武丁和妇好的参与；有弹射结束后的享燕及对参与者[image: image116.bmp]尹的赏赐；还有武丁对“子”其后要从事其他活动的安排。子在入地举行的弹射活动，有各种仪式的举行，说明“子”主持的弹射，应是以仪式而显现“礼”实质的活动。

子在入地还举行了弹矦活动，弹矦活动的过程中，有入人（族人）的参加，有射箭所用的礼仪凭借物——鼋的贡纳，有射箭场所祭祀时是否有雨的占卜，有入人（参与射弹活动的众宾）进入射箭场地时音乐何时演奏的问询，这些占卜内容，结合商代作册般铜鼋身着四箭、西周时期的射箭场地——宣榭为露天场所、《仪礼·燕礼》“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的记载等，论证了子在入地的这次活动，相当于西周时期的“乡饮酒礼”或“射礼”。由此认为，商代的入地，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庠序，子在入地举行的弹射，与《礼记·文王世子》世子主持的“合语之礼”（ “郑注：“合语，谓乡射、乡饮酒、大射、燕射之属也。”）相同，从“子”在入地主持的弹射活动，结合后世文献中有关“射”礼，可以看出H3卜辞主人“子”作为太子，有代替商王主持族人“合语”义务。

2，拉弓射箭

[image: image117.bmp]、吕、[image: image118.bmp]的勇力之射，是“子”关于与射箭活动有关的又一组占卜。[image: image119.bmp]、吕、[image: image120.bmp]三地，既设立有宗庙，又具有拉弓射箭的场地和射鸪（《花东》37）。子在[image: image121.bmp]、吕、[image: image122.bmp]地主持的射箭活动，持续的时间为18天，当子“祼”祭及进献武丁玉璧后，射礼活动开始；射礼仪程的高潮是以[image: image123.bmp]弓、迟彝弓、疾弓的射；（多）尹进献玉璧，标志着射箭活动的结束。射箭活动前后玉璧的进献，说明玉是礼仪活动中的凭借物，子从事的射箭活动，属于商代礼仪内容。

从子从事的两种不同的射礼活动看出，入地的弹射当属于“揖让之取”的礼仪，其重点在于行礼乐，有加强族人团结的功能；[image: image124.bmp]、吕、[image: image125.bmp]之射重点在于拉弓射箭，属于“勇力之取”的礼仪，有练习武艺的性质。

3，学商、学舞

学分学商和学舞两种，H3卜辞中的舞，有羌、[image: image126.bmp]、[image: image127.bmp]等地域性舞蹈，商有学商（《花东》336）、奏商（《花东》86）、舞商（《花东》130）之占，这说明“商”是容声、乐、舞为一体的歌乐，是太子及贵族子弟学习的重要内容。后世称商代的乐、舞为桑林、大镬（濩），通过论证，笔者认为H3卜辞中的商（不包括地名称商者）与桑林、大镬一样，当属于商统治者的正统乐舞。学商即学习商王朝的乐舞，学舞即学习各种舞乐技巧。
[image: image128.bmp]地，建立有商先王宗庙，H3卜辞中的学，经过排谱整理，其学的地点为郤地。 若以“将妣庚（示）于郤东官”为关键词来系联，子在学前有“祼”祭（《花东》195、248、459）及“[image: image129.bmp]丁”（进献玉璧或鬯酒）（《花东》248）的仪式举行，说明学商也属于礼仪活动的范畴。舞是西周时期礼仪活动的内容，H3卜辞中的舞，与学又有密切关系，对10版有关“舞”卜辞排谱研究，在舞乐活动结束后，有“作玉分卯”占卜，由此推测，舞应属于商代礼仪活动的范畴。舞活动前，也应当有“祼”祭及进献玉璧仪式，《花东》180之辞，从占卜日期看，位于“舞”活动前，从内容看，是子进献“玉璧”之占，它应当属于“舞”前举行的隆重仪式。从甲子日“祼”祭及进献“玉璧”开始，到甲午日“作玉分卯”结束，前后共经历了30天时间，其顺序为：乙丑日献璧，子学习舞，己巳日或祭祀、或田猎、或享燕，武丁是否赞许子学“[image: image130.bmp]”舞取得的成绩。庚午日有习“[image: image131.bmp]”或“[image: image132.bmp]”地域性舞蹈活动，辛未日有对祖乙、妣庚的祭祀，有舞、有乐奏、有“[image: image133.bmp]”、“ [image: image134.bmp]”舞地域性舞蹈活动，有享燕，这是学舞第一旬的高潮。第二旬学 “[image: image135.png]


舞”是难点。第三旬学羌（舞）、武丁来视察“子”学舞取得的成绩，及庚寅日“往于舞”、“祼”祭，是舞结束时的高潮，甲午日的“作玉分卯”，是“班瑞玉”的性质。

“舞戉”属于商代武舞的范畴，学商、舞商及奏商，是否属于商代的“文舞”，受材料限制，无法究明；作为统治社会的舞乐中，商代一定有“文舞”。舞是西周时期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程（见《礼记·月令》），从子从事的“舞”看，“商”即商王朝统治的正统乐舞，羌、[image: image136.bmp]、[image: image137.bmp]、[image: image138.png]


、[image: image139.bmp]、[image: image140.bmp]等地域性舞蹈， 应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四夷之乐”，两者都是国家统治需要的礼乐，故武丁要前来视察“子”学舞取得的效果。
学商、学舞，前后共经历了近40天时间，H3卜辞揭示的学商、学舞活动时间的长短、参加人物及礼仪过程的各种仪式，为探究夏商周三代学校教育的制度和内容，太子的培养、贵族子弟的学习方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4，田猎

子于田猎前“入弓”及贡“[image: image141.bmp]玉”的占卜；队伍的训练按照左、中、右的排列，说明田猎已经脱离娱乐性质，属于商代礼仪活动的范畴。不仅“田猎以礼”，而且是军事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H3卜辞主人“子”，受武丁之令，主持商代礼仪活动， 与《礼记·文王世子》所载世子“合语之礼”相同，“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郑注：“合语，谓乡射、乡饮酒、大射、燕射之属也。”序指学校所在地，从《子在入地的活动看商代的弹射礼》看出，入地是商代举行祭祀、饮酒、射箭及族人行礼的公共活动场所，子在武丁的命令下而从事的这些活动，是商王朝礼仪活动的内容。子在[image: image142.bmp]、吕、[image: image143.bmp]三地举行的射箭活动，是西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一，应属于军事训练的性质；在有宗庙场所的[image: image144.bmp]地，子在此“学商”、“学舞”并“设官分职”，是所学的“乐”艺，有选拔人才的性质。
H3卜辞反映出，子从事的活动，都属于商代礼仪活动的范畴。礼是治国之本，《论语·先进》：“为国以礼。”《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谓：“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不立，是以乱也。”《荀子·大略》：“礼之与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礼与礼仪密不可分，《诗经·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左传》定公十五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由此看出，礼与礼仪的内容与形式是相表里的依存关系。夏商周三代，以礼治国，《新唐书·礼乐制》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 在武丁的命令下，子率领“诸子”学习礼仪，即学习治理国家的“礼乐”制度，为将来继承王位而准备。

文章的第六部分，讨论了由“太子”引发出商史研究中的问题。本文既认为H3卜辞主人“子”为武丁时期的太子，这就涉及商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商代的宗法制度？二，子应为武丁时的太子祖己、祖庚、祖甲疑惑是其他儿子的问题？对此论述于下：
（一） 商代有宗法？
对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H3卜辞主人“子”研究结果表明，子为武丁时期的太子。若子为武丁时期的太子，就涉及到商代宗法制度的问题。商代究竟有没有宗法制度，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于是宗法生焉。” 甲骨文发现100多年来，商史中有关商代宗法制度的研究，学术界存在商代有宗法制度和无宗法制度两种对立的学术观点。

根据《史记·殷本纪》及周祭祀谱的排列，商代的王位继承，有父子相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情况。据此，晁福林师认为：“有殷一带继王位者，弟为多数，兄为少数，弟继王位有两种可能，一是继父之位，一是继兄之位，不应当笼统地说殷代继统主要是子继。因为在子继里面有长子与诸弟之别。假若把父死子继与嫡长子继承制等同起来，那将是一种误解。”
杨升南师及常玉芝等认为商代有宗法制。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信从商代有宗法制的观点，认为商代的王位继承，从成汤建国到帝辛灭亡，就实行着（嫡）长子继承制。商初，成汤去世后，商王位由外丙还是太丁之子——太甲来继承的问题，由于历史久远，成为一桩公案。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兄终弟及制。另一种是（嫡）长子继承制。董作宾在《殷代文化论》中谓：“外丙虽辈次长于大甲，而继位在大甲既立之后，宜卜辞祀典如此排列也。”
。据《史记·殷本纪》载：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外丙为成汤之子、太丁之弟，太甲之叔。从周祭祀谱中先王、先妣的祭祀顺序看，外丙在太甲之后受祭，“如果没有太甲被放逐的特殊历史事件，外丙是不可能即位为王的。”
根据先受祭先即位为王的周祭原则，太甲继成汤后即位为王，说明商初就实行长子继承制度（具体论述见《商史·人物传》）。 中期，《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之乱。” “九世乱”的根本原因是中丁继位，破坏了长子继承制；“九世乱”的后果，导致商王朝国家势力的衰弱，国都频繁迁徙。自祖甲以后，按照父死子继而传承王位，说明商代后期实行的父子继承法。又商王纣本不贤，但因其为嫡长子，故立为太子，说明商代自祖甲以后，完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而传承王位的史实。

（二） 子为孝己还是祖庚？
H3卜辞主人“子”为太子，他究竟指武丁时期的某一太子，需要对此作出说明。武丁有祖己、祖庚、祖甲三子见于文献和甲骨文中，他们相继为太子和王，甲骨文中的祖己，曾为武丁太子，卜辞中称小王（《合集》20022），祖庚祖甲卜辞称为“兄己”（《合集》23477），康丁卜辞称小王父己（《合集》28278），武乙文丁卜辞称“祖己”（《合集》35865）。他是文献中的孝己，因孝闻名，又称孝己。
其母早死，武丁惑后妻之言，放之于野，卒于武丁二十五年。
因立为武丁太子，其身份和地位与即位为王的商先王一样，进入商代周祭祀谱。
祖己故后，祖庚、祖甲曾相继为商王，他们也有可能是祖己故去后武丁重新选立的太子。祖甲“不义为王”
，逃亡民间（见《商史·祖甲》），武丁废长立少或废兄立弟的目的未能实现，故排除太子祖己崩后、祖甲为太子的情况。H3卜辞的时代为武丁前期，其主人“子”要么是祖己或祖庚。但“子”为祖庚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祖己死后，武丁属意的是祖甲，前期祖庚还不可能成为太子。由此判断，H3卜辞的主人为武丁太子孝己。 
某子是否为嫡子，与嫡妻关系很大，《吕氏春秋·当务》：“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

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史记·殷本纪》：“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其母正后，辛为嗣，是为帝辛。”由此看出，商王帝乙立纣为太子，是根据其生母身份和地位的高低决定的。从周祭祀谱中看，武丁有三个配偶，妣辛（妇好）、妣戊、妣癸。 “子”作为武丁时期的太子，应当是武丁之嫡妻所生之子。

妇好作为武丁的第一个嫡妻，其所生子应是王位的继承者，H3卜辞主人“子”与武丁、妇好关系密切，故判定他应该是武丁和妇好所生之子。

宾组卜辞中，武丁为妇好的生育多次占卜贞问，说明武丁中期（偏早），妇好正处于生育的旺盛期。而H3卜辞主人“子”上能事宗庙，下可以代王处理政务，其家族内部又有“大子”、“子癸”及“子某”一类的人物，说明他已经长大成人。

刘一曼、曹定云认为H3为武丁前期的卜辞（《花园庄东甲骨》），武丁早期，妇好正处于生育的旺盛阶段，而“子”已经成人，“子”与妇好年龄不会相差太大，如此推测，“子”非武丁与妇好所生之子。若“子”非妇好所生，但他又是武丁的太子，与“子以母贵”的原则相悖，这是笔者不可解决的问题。

H3甲骨为有意埋藏且经过夯打（刘一曼、曹定云在《花东·前言》中详加介绍），又：H3甲骨卜辞，有被刮削的痕迹，朱歧祥对《花东》561版甲骨逐版核对后，发现129版曾有刮削的痕迹，占全部的23%。这种刮削甲骨的方式，过去十分罕见。他还发现，花东卜辞上的文字的刮削应是整坑甲骨在埋藏前集体一次有意的选择性的刮削结果，经过他研究后认为“（刮削）的辞例隐藏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子’、‘丁’、‘妣庚’二人有关。子与丁是政治的关系，子与妣庚则是祭祀的关系。刮削的目的正是要清除上述的两种关系的记录，从而删除花东“子”在殷武丁初期的重要性。……推测，（刮削）的背景是 ‘子’（孝己）因贤能而受到武丁或妇好的猜忌，遂遭到放逐疏远，失却继承王位的机会。子或其家族后人为免续招祸患，遂将子卜辞中许多记录子主持政事和祭祀的事例删除。”
如此，“子”为武丁太子，但并非是武丁与嫡妻（妇好）所生之子。从周祭祀谱看，武丁的第一个嫡妻为妇好，宾组卜辞中，武丁多次为妇好的生育占卜贞问，说明妇好有生育之能力。非嫡妻所生之子，若非有特殊情况，是不具有做太子资格的，而“子”为太子，由此，只能找其他理由对此说明。妣庚为武丁生母，“子”对妣庚的祭祀超过任何男祖，由此推测，H3卜辞的“子”的太子地位与武丁生母妣庚的身份和地位、而不是跟自己的生母有关。H3卜辞中，祼祭是非常隆重的祭祀，母辈人物中，只有“母戊”一人受到“祼”祭，说明母戊的身份，对子来说，与众不同，她有可能是“子”的生母。商代，儿子的地位与生母有关，即“子以母贵”，“子”的生母若故去，子则失去了保护伞，子对武丁之母隆重祭祀，有可能是想借此以保护自己的太子地位。由此，根据H3卜辞的时代，“子”应为武丁太子孝己。从H3卜辞内容看，子侍奉在武丁、妇好身边，行使了“太子”的职责，但有可能在行使“太子”权利时，位高权重，对当时年富力强的武丁的王权造成威胁，导致“放之而死”的悲剧。若是以H3卜辞的时代为武丁前期而对“子”非妇好所生之子的推论。

若H3卜辞的时代为武丁中期偏早，H3卜辞主人“子”——孝己，应当是武丁、妇好所生之子。武丁中期甚至偏早，妇好得到武丁的宠爱；子若为武丁、妇好所生之子，H3卜辞中，恰好反映了“子”与妇好、武丁密切的关系。王卜辞中，妇好死于武丁中期。妇好死后，“子”则失去了母亲——妇好的庇护，H3卜辞又反映出“子”在商王朝拥有仅次于武丁的权利，武丁会认为太子对自己的王权造成威胁，故惑后妻（后妻则非妇好）之言，放太子孝己而死。
H3卜辞中，“子”与武丁、妇好关系密切，推测，子应是武丁、妇好所生之太子。若如此，H3卜辞的时代应属于武丁中期便早而非整理者所认为的武丁前期。王卜辞中，也有蛛丝马迹，可佐证H3卜辞为武丁中期偏早的时代，子画为武丁时期王室重臣，他有可能是盘庚之后，H3卜辞中，他服务于“子”和武丁身边，但王卜辞中，子画曾发动叛乱而遭到武丁的镇压（《合集》4284、4283、6053），商王征伐子画与商王命令戉征伐西土的沚[image: image145.png]


为同版，商王征伐沚[image: image146.png]


的战争在武丁早、中期，由此推出，商王对子画征伐当在武丁早、中期。祖庚、祖甲时期，子画受到王室的祭祀（《合集》23529），说明他受到武丁之子的敬重。由此推测，子画等王室贵族因不满武丁放逐太子——孝己的行为，故发动了对商王朝的叛乱，但子画仍得到即位为王的祖庚、祖甲的敬重。

祖庚、祖甲时期，卜辞占卜内容发生了与武丁时期不同的巨大变化，人物从事活动的内容不再占卜贞问，由此，武丁时期，在商王朝活动的人物的去向则不清楚，仅有贞人占卜贞问。H3卜辞中的大、行、中、骨等成为祖庚、祖甲时期的贞人；壴、何、宁成为康丁时期的贞人，此三人（族）虽然不见活动于祖庚、祖甲时期，但康丁时期成为贞人，说明他们自武丁时期一直服务于商王朝的历史史实。若H3卜辞主人“子”为孝己，孝己遭到放逐而死后，他身边服务的群臣，仍服务于商王室的官僚机构，到祖庚、祖甲时期，他们有的成为王室重臣。

子为武丁太子孝己，是武丁和妇好所生之子，H3卜辞反映出，“子”拥有仅次于武丁、妇好的权利，他侍奉在武丁、妇好身边，或主持祭祀，或代武丁处理朝政，或从事礼乐文化的学习。从“子”活动的事项看，他是一位很有治国才能的太子。商代社会，“子以母贵”，妇好作为武丁的嫡妻故去后，太子孝己失去了母亲的保护，如若再拥有他作太子时的权利，武丁会认为其王权受到侵犯，故武丁惑后妻之言，造成放太子孝己而死的悲剧。

本文从人物关系方面，论证了“子”为太子的身份和地位。以“子”从事的活动，论述了太子的职责和权利及太子学习礼乐文化的内容。 “子”为太子的观点，又引发出商代有无宗法制度和子为何人的问题，通过论证商代太子制度的内容，说明了商代晚期，已经有了宗法制度；子应当为武丁太子孝己。

                    （作者：现为河南省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副教授）
                                              2006年10月21日（整理）

   附注：本论文是在晁福林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作者曾得到杨升南师、王宇信、宋镇豪、刘一曼、易宁、周晓陆、常玉芝、王冠英、朱凤瀚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特在此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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